
中国的崛起对地缘战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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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缘战略的回报

自柏林墙倒塌，这２０年来，国际事务的决策者和分析家们形成了普遍

的共识，即 “冷战”的结束，不仅标志着一种特定的地缘战略的结束，更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对地缘战略有着传统的认识，

即聚焦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特别是一些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其对国际格局

的形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许多引人注目的研究都支持这种观点。例如，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

同于２０世纪的时代，现在没有尖锐的意识形态分歧，没有竞争；也有人认

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曾经由于竞争和冲突而引发的对贸易及其他交

流形式的破坏将不复存在，因为实施这种破坏行为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还有

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单极格局的时代，美国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足以威慑任

何想要挑战由美国政府主导的全球秩序的企图，显然这种单极格局会持续很

久。特别是在 “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认为那些诸如恐怖分子之

类的非国家行动者、弱势国家或是流氓国家的日益壮大更具威胁性，因此将

大部分注意力转移到这些方面，而非地缘战略问题的政治和思想方面。可以

肯定的是，在２１世纪对全球秩序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传统的战略竞争，

而是来自一些恐怖分子、弱势国家或是流氓国家的恶意联合，以及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应用。

这种观点绝没有消失，并且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例如，美国国防部长罗

伯特·盖茨 （２００９年），在提到美国未来的国防需要时指出，无论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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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两年里，一部分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已经开始关注一

些比较强大的国家的转变方式，他们认为这些转变会对全球秩序的变化产生

截然不同的压力，而这些潜在的压力可能要比来自那些非国家行动者、弱势

国家或是流氓国家的压力更为深远。① 他们认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的增

长———尽管这其中很多国家的经济是在近几十年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下发

展起来的———可以潜移默化地动摇全球秩序，因为各国经济的不均衡增长会

使他们之间的相对力量发生变化，而世界秩序会不断地适应这些变化。

下面是一些简单却影响深远的见解，它们都支持以上论点。首先，在全

球化的世界里，虽然说各国的行为不一定会符合那些强硬派现实主义者的可

怕预言②，而且也不一定每个国家都会始终坚定地履行发展共同利益这个合

理的承诺，但是 “国家”似乎同以往一样仍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骄傲

情绪和恐惧心理仍然会决定一个国家的行为，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会影响一国

公民对其国家及领导人的期望。所以说，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国家仍会充当

同以前一样的角色，公民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以及代代相传的群居生活方

式始终会将他们与自己的祖国紧密相连。无论是新兴国家的民族，还是一些

已确立领导地位的大国的民族，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依然稳固如昔。

其次，恐怖主义威胁的性质和规模，虽然说仍比较严重，但与 “９·１１”

事件之后的第一轮恐怖袭击相比，程度减弱了许多。这将进一步引导我们从

政治和思想层面，去探索全球秩序将面临的其他挑战，这也导致任何新兴的

地缘战略的竞争都有可能被归类为全世界人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事业的一部

分 （Ｂｅｌｌ，２００８）。再次，很明显，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

存关系正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美国的制约派，一是全球秩序的潜在挑

战者。美国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独霸世界、为所欲为了，因为这样做要付

出的代价将是相当巨大的。最后，在过去的 １０年里，我们更加清醒、客观

地认识到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显然一些假设终将成为泡影，美国

不可能像某些论断猜测的那样，能够轻易使用武力来维护由其主导的全球

秩序。

鉴于以上诸多因素，地缘战略再次成为国际政治舞台关注的焦点。究竟

国家的理念和经济实力是如何塑造全球秩序 （国家之间通过相互理解和相

互制约形成的关系）的？一些国家之间相对实力的改变又是如何影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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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运转的？在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如此，在

“冷战”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我们对地缘战略的考虑更多的是基于军事因

素，而非经济因素，但现在我们发现经济实力重新成为地缘战略关系的主导

因素。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最引人夺

目的阶段。在过去２０年里，全球现代经济部门的从业人数翻了一番，而且

在未来几十年，这个数字还有可能翻倍。目前，全世界有相当多的人已经由

低生产率的工作转入高生产率的工作。① 这段时期全球现代经济部门从业人

数的上涨幅度之大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而经济比重转变的规模

和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就连国际事务的决策者和分析家们也逐步意识到，

假如近几十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继续保持下去的话，在过去几个世纪里

都未曾受到过威胁的美国在全世界的经济霸主地位将难以保全。在２１世纪，

美国可能要应对很多非常强大的国家。

包括前面提到的大部分对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是为了方便探索新

兴经济大国的崛起对全球秩序产生的影响。② 这种分析是很有帮助的，但若

把所有的新兴经济大国产生的地缘战略影响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难免会忽

视一些最具经济实力的新兴国家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雄厚对未来

全球秩序所产生的影响之深远，要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新兴的经济大国———因

为中国是目前新兴国家中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而且中国经济实力的加强会

对东北亚地区的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要知道，当今全世界地缘战略竞争的

焦点就集中在东北亚地区。

迄今为止，全球秩序似乎还没发生什么变化，这使得人们很容易低估中

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全球秩序产生的地缘战略影响。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持

续３０多年保持强劲、平稳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也

有显著的提高。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全球秩序中所处的位置几乎没有发

生过改变。假如我们因此就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产生地缘战

略方面的影响，必定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不过也有人假设，随着各国经济

实力的变化，地缘战略也会相应地发生平稳的变化。受经济实力变化影响的

地缘战略的变化是很 “棘手的”：这种现状还能维持数年，但是随着各国经

济实力的改变，终有一天，这种现状会不堪承受重压而突然崩塌。虽说在近

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而东亚的战略秩序依旧稳固如初，但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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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味着东亚的战略秩序在将来也不会发生改变，相反，这只能表明这种被

推迟的改变其来势会更迅猛，更具破坏性。

二　中国经济的增长

这个转折点即将到来。近几十年来，人们比较容易忽视中国经济的增长

导致的战略影响，但是近几年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地缘战略的里程碑，即中国

赶超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并预言这一时刻即将到来。根据

统计显示，明显可以发现，假如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趋势持续下去的

话，在未来数十年里终有一日，中国的经济产值会超过美国，不过仅仅是在

最近一两年内，人们才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已迫在眉睫。也正是在最

近一两年内，国际事务的战略决策者和分析家们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在２００９年５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预测，大约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经济在某些方面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大国 （澳大

利亚联邦，２００９：３４，第４２３）。就目前形势发展来看，按市场汇率计算的

中国 ＧＤＰ想要赶超美国似乎还是遥不可及的事。但是通过购买力平价来衡

量地缘战略中的经济比重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① 就此看来，澳大利亚政府

国防白皮书中所述的 “某些方面”，想必是指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２０２０年

可能会更接近于交叉期的末期。据估计，中国经济在某些方面赶超美国的时

间范围的中值可能会更接近２０３０年，但是就地缘战略的角度考虑，１０年并

不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不论是推迟１０年还是提早１０年都不是问题的关

键）。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美国很可能会在这种险峻的经济形势下失去原本

的优势，要知道美国自从成为世界霸主以后就一直享有这些优势。这种可能

性再也不是一种统计学的好奇，而是制定政策过程中的积极因素。

当然，这种预测也可能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可能会受

到诸多来自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以及真正的战略方面因素的影响，而

从此停滞不前。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不懈致力于改革开放事业，其经济得以

连续３０年保持快速发展，这实属不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在未

来３０年仍可能保持同样高速的经济发展，并且在产量上赶超美国。当然，

现在就得出全球金融危机将加速主导地位由美国向中国的转移进程的结论，

似乎还言之过早。不过要是真如人们预测的那样，那么中国赶超美国成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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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头号经济大国之日，将标志着近１３０多年的美国单极霸权的终结。

为什么一国的经济实力会关乎其地缘战略呢？其实很难说清楚经济力量

和战略力量在细节上的联系，但有历史证据表明，从本质上看它们的联系是

很简单的，即在当今时代，经济规模是战略实力必要的先决条件。在 １９世

纪，英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当时英国在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下，在全球

海洋领域堪称霸主，但是到了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美国经济迅速崛起，取代英

国登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宝座，随后不久美国就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实力

最强的战略玩家。也许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的确立并非主要依靠它的经济实

力，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即美国在没有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之前，从来

没有在它的管辖区域之外行使过任何意义重大的战略权力。

有些人会认为这太简单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ＣＩＡ）在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发

布的一篇报告中谈及全球趋势时指出：到了 ２０２５年，在衡量一国实力时必

须综合考虑其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开支、人口规模及技术实力。目前尚不清

楚这种综合考虑的衡量措施在数年之后是否有效，因为从长远来看，假如其

他的所有条件都相同，那么一国的国防开支和技术实力将与其经济实力息息

相关。但是就短期来看，比如二三十年后，难道说中国的经济产值赶超了美

国，就必然会取代美国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美国在

经济力量以外的其他许多方面，包括文化的软实力方面及军事的硬实力方面

都将继续享有极大的优势，这是中国望尘莫及的。虽然说这些方面实力的增

强最终都是依托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方面的发展本身要落后于经济发展

好几十年，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不过中国正在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储

备各类人才，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做足准备。即使是这样，至少也还要等几十

年后，中国才有实力挑战美国，这种实力包括调动大批军队到全球任何角落

的能力。中国还需经历漫长的发展，才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

三　主导地位的丧失

中国在颠覆由美国主导了近几十年的全球秩序的过程中，并非一定要取

代美国成为全球超强权国家。在 ２１世纪，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实力会改变

美国在亚洲这一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的地位，同时会重塑全球秩序。而中国

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将动摇美国在西太平洋水域的战略主导地位———事实

上，无论是在政治、外交、经济，还是军事方面，这种改变都已经发生。在

过去的１０年里，中国是如何加深对亚洲外交和经济的影响的呢？这一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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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一些学者的文章中有过论述 （Ｏｓｂｏｕｒｎｅ，２００７），我就不加以探讨了。

在此，我只是想具体谈一下亚洲正在进行的权利转移过程中的军事问题。一

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其战略实力的基础，然而只有军事实力才能最直接、最

切实地体现一个国家的战略实力。从经济上对军事扩张行为进行支持，是经

济发展影响地缘战略事务最直接的表现。中国日益加强的军事实力反映了中

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对地缘战略的重要意义，然而人们往往低估了这个意

义的重要程度，这是由于美国的国防开支比重仍然很大，而且美国的总体实

力依旧很强大。然而，从两方面来说这种认识都不准确。首先，中国没有

必要为了削弱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而非得与美国竞争世界霸主的地位；

其次，中国只需要限制美国的选择权，而没有必要效仿美国的军事举措。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场中美之间的军事战略竞争都不对等，都是有利于

中国的。

从军事角度看，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主导地位主要是立基于美国海军对西

太平洋的控制能力，也就是海军战略家所谓的 “海控”能力，指的是一个

国家对海洋的掌控能力，特别是在海上投放兵力的能力。美国在亚洲的军事

地位主要是立基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投放兵力的能力，是指美国以相对较低

的风险在西太平洋的任何海域部署航空母舰和两栖舰艇的能力。随着中国

综合实力的加强，中国开始抵制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些重要海域———特别

是邻近中国的海域———部署海军水面舰队。看来美国的海控能力正受到中国

的挑战。

美国的海控能力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由来已久。苏联解体，意味着中国

面临的最紧迫的战略风险得到了缓解，自然而然，中国的军事战略重心由大

陆转向了海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开始从以前的对手苏联那里收购精

良的空军和海军设备，１９９６年以后，中国和苏联的这种贸易往来更是频繁。

１９９６年，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附近海域进行导弹演习，威慑台湾地区的

“总统选举”，美国随即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台湾地区附近海域集结，以

示支持 “台独”。据历史学家猜测，这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次可以无所顾忌地

运用它的海控能力，要知道，一直以来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的主导地位主要就

表现在其海控能力方面。随着中国潜艇部队的迅猛发展，现在已经对美国的

航空母舰和其他水面舰艇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有关报道称，中国的海上阻绝

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中包括远程的弹道导弹打击航母的能力。美国无

论是在台湾地区附近海域还是在其他的中国邻近海域———包括韩国和日本周

围的海域———部署航空母舰或是两栖部队，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要承

３８

中国的崛起对地缘战略的影响



担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在无形中限制了美国的选择权，同时也加大了

美国干预东亚事务的难度，在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一次中美对抗中，美国在

动用海军力量前，都需三思而后行，除非是关系到美国极其重大的利益问

题，否则美国是不会轻易动用海军投射能力的。此外，全球发展趋势也明显

表明，这个问题将发展得更为尖锐。１０年后，美国想要干预东亚的任何战

略需要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可能会更高，受到的限制可能会更多。

当然，“冷战”期间，在西太平洋，苏联强大的海上阻绝能力曾给美国

带来巨大的威胁。但是面对其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美国不得不承担巨大的

战略成本和风险去维护其战略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

益受到大幅度压缩。自 １９８９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宣称，美国会继续重

视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但是任何利益都有其局限性，很明显，如今在亚洲，

美国已经没有必要像当年遏制苏联时那样做了，除非是有另一个战略 “同

辈竞争者”出现，才会迫使美国那样做。

下面我们就探讨一下美国是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首先，我们有

必要研究一下中国的挑战对美国造成的威胁程度。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随

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在亚洲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和军事规模，已经明显

受到侵蚀，而且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下去。不过，在有些人看来，美国在亚洲

主导地位的真正基础，并不在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而在于美

国的思想、价值观和体制。我们很难对这种观点加以评价。但是很显然，除

美国外，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包括亚洲地区在内的许多人都很欣赏美国人

所谓的美国人的价值观。在美国人眼里，他们是与众不同的，美国人还认为

全世界对美国的支持，都牢牢地巩固了美国的权力。但是，美国人的价值

观，正如美国领导人经常声称的那样①，正在削弱美国人的这种信念。最

后，认为美国人的价值观会巩固美国的权力的一些人声称，世界上有相当一

部分人认为美国人的价值观只有在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下才可以最大限度

地得到体现。这种主张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能说明，其

他国家的人民，诸如中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虽说中国人也在

探寻类似美国人信奉的价值观，但他们未必会认为只有在由美国主导的全球

秩序下，才能体现这种价值观。

当然，以前曾多次有人预言，美国会渐渐失去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但结

果一次次地证明这种预言是错误的。以前每次在美国遇到短暂的发展停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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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就有人预言，美国将要失去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但是这些人都低估了美

国非同一般的改革和创新能力，所以结果又是一次次地证明这种预言是错误

的。但今非昔比，虽说现在也有暂时的战略和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任美国

总统，但这些问题还不足以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美国还将面临更

为严峻的挑战。要知道，美国在亚洲受到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美国的弱

势，而是来自中国的强势。这一次绝对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美国在亚洲的

主导地位从未在其最强势的经济方面受到过挑战。

中国对美国的这种潜在的威胁，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从某种意义上

说，应该是在一个世纪前，当中国人民推翻垂死的清王朝，并试图开始建立

一个能够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传统地位的现代化国家时，这种威胁就已经初

露端倪。中国人民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奋斗，才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在过去的

两个世纪里，中国通过采纳许多 （但不是全部）有关经济、政治、体制及

技术方面的先进思想，使得占全世界工人总量比重很大的中国工人实现了较

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是随后出现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劳动生产

率。中国在不断地模拟现代先进经济的生产力，中国的规模将确保其最终产

量的规模。而其地缘战略不可能只依靠人口，而必然是人口和劳动生产率的

结合。

这就引出了一种猜测，即美国能居于世界主导地位，并非由于美国拥有

超群的过人之处，而仅仅是因为当年美国所处的环境为美国的成功奠定了基

础。这种猜测可能会令美国人感到不舒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自工业革命

以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始终保持促进劳动生产率、国家政策及社会体

制的国家中，美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更加幸运的是，战争并未给美国留下

多么严重的后遗症。在各国政府和谐共处，共同支持市场经济平稳地走过了

３０年后的今天，中国也踏上了美国曾经走过的路，并且绝不亚于美国当年

的规模。

四　亚洲的转型

这一切对亚洲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经济的发展威胁到了美国

在世界的经济主导地位，因而具有深远的地缘战略意义。而美国在世界的经

济主导地位是其战略主导地位的基石，也是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基石。

也正是在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之下，东亚保持了近 ４０年的和平发展。自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以来，亚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时期，也是各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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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合作最频繁的时期。现在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才恍然大悟，主要是由

于美国、中国及日本这三大实力强国在亚洲实行了稳定的、无竞争的战略合

作关系，才成就了亚洲空前的繁荣时期。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首次访华，为

亚洲的这一繁荣时期拉开了帷幕，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将停止强烈反对美国在

亚洲的战略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美国、中国及日本在亚洲形成了稳定的三

国均势发展状态，中国和日本都认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主导地位，作为回

报，美国保障中国和日本同苏联的安全关系。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主导地位，

持续几十年都未曾受到威胁，然而，在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利，又引发了许

多变化：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正式成立 （ＡＳＥＡＮ）；印度支那的复苏；日本、

韩国、台湾地区及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亚洲的区域一体化；澳大利亚在亚

洲的权力纠结。①

随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经济基础的削弱，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将改变。这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在中国的实力赶超美国之后，中国没有

理由会继续接受由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也没有必要继续依靠美国来确保中

国同俄罗斯和日本的安全关系。当然，中国会希望亚洲能继续保持和平与和

谐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继续接受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中国的

崛起及其对亚洲的影响，会完全符合亚洲和平发展的区域秩序。这种推断正

确与否，不仅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参与态度，更取决于中国将如何运用其日益

壮大的实力。

中国究竟是如何定义其未来在亚洲的位置的？就这一点，我们很难得出

一个清晰的结论。即使是解读中国的历史也几乎得不到什么指引，因为中国

从来没有在现代化的亚洲行使过其超强权力。有一种观点认为，北京可能会

创设一种适度的环境，温和地影响周边国家，但是由于中国的周边国家包括

日本，所以中国有必要在亚洲确立高于其他亚洲强国的主导地位，这样一

来，中国必然会在亚洲地区争取更多的领导权。但是中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争取这种领导权呢？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北京试图采取 “硬”军事化

的霸权，如同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采用的共产主义战略方针。当然，中国的

军事情况也难以支持这种举措。中国将更有可能采取一种 “软”霸权，类

似于美国在西半球实行的 “门罗主义”之策略。称得上是历史的忠实学生

的中国，一定明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 “门罗主义”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为

美国创造了大量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很难弄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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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但更不明白，为什么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想得到的反而减少了。

如此看来，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就显得尤为重要。 “门罗模

式”注定几国不能同时主导世界。中国在不断地变强大，美国将很可能需

要逐步地承认其在亚洲的战略地位。美国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２００９

年）在最近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是不会将太平洋的领导权割让给任何国家

的。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很难实现，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然而另外两

种结果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要么美国选择与中国共同分享领导权力，要么

美国为了保住其世界主导地位同中国展开竞争。无论美国作何选择，亚洲保

持近４０年和平发展的国际秩序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截然不同的新

的亚洲秩序。此外，亚洲的主要强国之间很可能会进行战略竞争，甚至是发

生冲突，这是自越南战争以后都不曾有过的情况。如果美国退出，将大大增

加中国和日本之间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而如果美国决定同中国竞争，将不

可避免地增加它们之间的战略竞争，最终很可能会导致形成美国和中国的两

极分化营地。即使美国决定与中国共同分享领导权力，也必将导致更具风

险、更为复杂的谈判。如何建立确保亚洲的主要强国之间能够和平共处的新

亚洲秩序，这个谈判将不仅仅涉及中美两大国，还将牵扯到日本，甚至是印

度。①

不幸的是，最具风险的结果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美国要与中国协商安

排，共同分享领导权，那么美国就必须承认中国在国际力量的各个方面都与

其平等。例如，美国要毫无保留地承认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要承认中国

的国际利益，即使在中国的国际利益与美国的发生冲突，但没有超出联合国

宪章所规定的限制时，要承认其使用武力来保护自身利益的合法性。事实

上，让美国心甘情愿地承认这些似乎是绝不可能的，除非美国不得不面对来

自其应对中国崛起而采用的其他方式的巨大成本和风险。美国否认中国崛起

产生的战略影响的一个本质原因是：不愿接受和处理沿用已久的趋势的直接

影响。所以有一种假设认为，维持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是美国唯一可能的战

略目标。然而，美国还尚未出现这样的争论，例如，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还能维持多久，以及为了维持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美国将要付出多少代

价来同与其经济产值相仿的国家抗衡。

同样，在是否要协助建立一个权力共享的 “和谐亚洲”问题上，中国

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因为要放弃领导亚洲的抱负，同时还得接受美国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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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主要角色的现实———这将是制约中国行动自由的最主要的因素。而且

日本也将与其平等地参与亚洲的战略事务，这对中国而言，恐怕是更难接受

的事实。日本强大的实力，注定任何新的亚洲秩序都不可能将日本排除在

外，我们很难判断在和谐亚洲的大背景下，日本将如何保持与美国的战略客

户关系。亚洲的和谐发展，需要中美友好合作，而中美的这种亲密关系，会

使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受到影响。因为日本一直是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确保其与

中国的安全关系的。北京的实力越来越强，而北京实力的增强对华盛顿而言

也愈发重要，华盛顿是否会像以前一样，始终把日本的利益摆在北京之前，

也将成为未知数。东京只有为自己确立独立的战略位置，才有可能对中美战

略关系行使强大且有效的否决权。

这三大强国要运用非同一般的外交手段和治国之道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这就使得我们很难看到一个能够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及其产生的战略影响的新

和谐亚洲。我们将更有可能目睹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战略竞争。重要的是要

认识到，这并不一定是中国的错误。中国经济的增长会推动亚洲地缘战略的

转变，但究竟会如何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亚洲而言意味着什么，都取决于

其他国家是如何应对这种转变的，以及中国是如何运用其日益壮大的实力的。

五　艰难的抉择

人们可能很想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亚洲地缘战略产生的影响。对下一

代国际事务决策者来说，这可能是个问题，也可能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问

题。澳大利亚新国防白皮书似乎已列举了第一种回应，同时也承认，正如我

们已经看到的，虽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极其惊人，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但任何重大政策依然会被推迟到 ２０２０年以后。第二种回应主要来自美

国政界，主要有两种假设：一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在赶超美国之前，将会出现

停滞；一是认为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将在其软实力或是硬实力，或是这两者

的共同支持下保持经久不衰，而依靠经济实力保障其世界主导地位的局面将

不复存在。

这些说法含糊其辞的原因很简单。承认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亚洲经济转型

的地缘战略意义，将迫使国际事务的决策者和分析家们面临重大而艰难的抉

择。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要在秩序和主导地位之间作选择。由于美国在世

界的主导地位一直是亚洲稳定的必要条件，所以几十年来，都未曾出现过这

样的选择。但是今后，美国可能只有在牺牲秩序的前提下，才能保全其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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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主导地位。美国为了保全其主导地位，可能会将其盟友牵扯到这场与中

国的竞争中来，这场竞争可能会涉及日本和澳大利亚，甚至还有印度。这可

以被看做是美国制定的第一个粗略的草案。未来这些武装阵营之间激烈的战

略竞争，可能使亚洲出现分裂状态。而且这样做可能会使亚洲丧失许多潜在

的贸易、投资方面的机会，还会有发生全面冲突的巨大风险。美国不愿意与

中国共同分享世界领导权的理由很简单，但是美国与中国共同分享领导权将

要承担的风险，会超过其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巨大战略潜力的国家进行战略

竞争的风险的原因却很复杂。在此，历史的指引作用是如此的有限：中国并

非苏联。美国也难以确保肯定会在这场竞争中，或是在这种竞争中取胜，但

如果美国最终胜利了，付出这些代价也是值得的。

面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地缘战略影响，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同样面临着艰难

的抉择。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个选择尤为重要，因为假如美国失去了主导

地位，将不仅标志着近几十年来一直确保亚洲地区和澳大利亚能够和平发展

的越南秩序的终结，更将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亚洲的海事统治时期

的终结。自 １７８８年英国开始了对澳大利亚的统治以来，澳大利亚把盎格

鲁—撒克逊民族对亚洲海事的统治看做是其安全保障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但

如今，澳大利亚不得不作出选择，是顺应传统，支持美国同中国抗衡，还是

劝说美国接受其在亚洲与中国共同分享领导权的新位置，这个新位置虽说与

以前的主导地位相比略显次要，但其对整个亚洲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但

是无论如何，一旦美国决定要同中国展开竞争，那么澳大利亚就需要选择是

支持美国这样做，还是保持中立，不过保持中立会使澳大利亚忐忑不安且没

有安全感。不论作何选择，澳大利亚都将面临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最大的

战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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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ｔｌｅｓ，Ｉ．２００８，“ＰＰＰｉｓｎｏｔ‘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ａｃｏ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Ｆｏｒｕｍ，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

＜ｗｗｗ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ｆｏｒｕｍｏｒｇ／２００８／１２／０３／ｐｐｐ－ｉｓ－ｎｏｔ－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ａ－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ｙ（ＣＩＡ）２００８，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２５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ｎｉｇｏｖ／ｎｉｃ／ＰＤＦ＿２０２５／２０２５＿

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

Ｃｌｉｎｔｏｎ，Ｈ．２００９，Ｒｅｍａｒｋｓａｔ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ｅｓ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ｒｅｓｓＣｅｎｔ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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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１９Ｍａｙ．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０９，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ｏｒｃｅ２０３０，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ｆｅｎｃｅ，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Ｇ．２００８，ＴｈｅＮｅｘｔ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ｓ，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ＮｅｗＹｏｒｋ．
Ｇａｔｅｓ，ＲＭ．２００９，‘Ａ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ｆｏｒａｎｅｗａｇ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８，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ｐｐ２８－４０．
Ｋａｇａｎ，Ｒ．２００８，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Ｄｒｅａｍｓ，Ｋｎｏｐｆ，ＮｅｗＹｏｒｋ．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Ｊ．２００１，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ｏｒｔ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ｂａｍａ，Ｂ．２００９，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ｎａｎｅｗ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Ｃａｉｒ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ａｉｒｏ，Ｅｇｙｐｔ，４Ｊｕｎｅ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ａｔ－Ｃａｉｒ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６－０４－０９／＞．

Ｏｓｂｏｕｒｎｅ，Ｍ．２００７，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ｙｄｎｅｙ，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ｐ？ｐｉｄ＝３７０＞．

Ｗｈｉｔｅ，Ｈ．２００８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ｉｎＡｓｉａ：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ｎ
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ＤＩ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ａｎｄＭＢＹａｈｕｄａ（ｅ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ｉａ，Ｒｏｗａｎ
ａｎｄ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Ｌａｎｈａｍ，Ｍｌ，ｐｐ２１５－３３．

——— ２００８ｂ，‘ＷｈｙｗａｒｉｎＡｓｉａｒｅｍａｉｎｓｔｈｉｎｋａｂｌ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ｉｓｓｕｅ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ｐｐ８５－１０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ｏｒｍａ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ｓｍｐｐ／ｂ＝ａｌ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７１３６５９９１９～ｔａｂ
＝ｉｓｓｕｅｓｌｉｓｔ～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５０－ｖ５０５０＞．
Ｙｕｅｈ，Ｌ．２００９，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Ｅｌｇａｒ，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ｄｏｍ．
Ｚａｋａｒｉａ，Ｆ．２００８，ＴｈｅＰｏｓ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ｏｒｌｄ，Ｎｏｒｔ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樊腾飞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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